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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的光阴飞速而逝。高作霖与武术爱
好者切磋的和谐场面，被日本人的入侵打破。
当年，青岛国术馆的练习所遍布各处，
在日本纱厂做工的工人，也有一个练习所。
1936年11月，青岛日本九大纱厂工人，为
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资本家残酷压
榨举行大罢工。然而，“没想到，不但遭到厂
方拒绝，还被厂方以武力镇压。甚至被强制
开除，一天早晨，在青岛国术馆纱厂练习所
学习的小刘去纱厂上班，走到大门口，就被
日本门卫拦在门外，并扬言要开除他另换新
人。小刘将门卫和后来赶来的六七个日本人
全部打倒在地”，高作霖先生生前回忆说。
小刘见势不好，逃走了，却给青岛国术馆
招来了大麻烦。事件发生后，日本哪肯善罢甘
休，厂方立刻将此事报告给了日本驻青岛领
事馆，领事馆马上派人向沈鸿烈交涉，要求严
惩凶手，立即解散青岛国术馆，未料到，沈
鸿烈不吃这套，一口回绝：“国术馆是中央
办的，我管不了。”碰了钉子的日本领事馆
添油加醋地给日本政府发电，声称中国工
人结社，欺负日本人。于是，日本方面调集
了九艘军舰和千余海军陆战队，将青岛港
包围，事态急剧恶化。沈鸿烈不是吃素的，
见此情况，“随即命令将他统帅的渤海舰
队第三舰队军舰上的大炮卸下，运往布防
阵地，炮口全部对准日商纱厂。又动员了
全市国术馆的市民，发放长矛大刀，把守
在市区各日本侨民集居处的战略要点”
（《青岛国术馆遭遇国难》）。让沈鸿烈没有
想到的是，他请示蒋介石，得到的是“只要日
本人不开枪，就不理他们”的答复。无奈，沈鸿
烈撤除了警戒岗哨。日本人见此情景，立刻包
围了青岛市政府和国术馆。
“当时我正在国术馆对面房子里睡觉，听
到嘈杂的人声，知道出事了，从窗口望去，看
到有一百多个日本兵荷枪实弹地围在国术馆
门前，我住的门前也站满了日本兵，一会儿又

看到十几个日本兵押走了杨明斋老师，从向
秘书家里抓走了向誉久秘书”。其实，日本人
早就对国术馆不满，因为杨明斋他们在国术
馆里给学生灌输热爱祖国、反对日本侵略的
思想，本以为可以趁此机会端掉国术馆，没
想到此举激起了民愤，“杨明斋的两千多名
学生以及社会各界纷纷要求放人，几天后，
由于日本人对于国术馆煽动抗日的证据
不足，又考虑日本侨民在青岛的利益，被迫
将杨明斋以及其他国术馆骨干释放”。
事件平息后，国术馆修复门窗，大张旗鼓
地重新挂牌办学，并在青岛市体育场举办国
术表演，重新使国术馆活跃起来。就在这场表
演中，吸引了一位年仅5岁的小学员，他的名
字叫鲁约翰，也就是后来的文史专家鲁海。
“那场国术表演中，最后一个表演，只见

师傅头和脚是两个长板凳，头在一个板凳上，
脚在一个板凳上，本身这么躺着就是一个
功夫，他躺在上面，有4个人放了一块大
石头在他身上，最后那个大锤把石头砸
碎了，不得了了，看得小孩们又跳又叫
的，后来我父亲说叫我学，我说我去我
去！以后才知道那个人是杨明斋”，鲁海
先生告诉半岛记者，他自幼年身体孱弱，
所以父亲决定送他去学习武术强身健体，
“我所在的传习所在云南路上的台西镇小学
礼堂（今24中）。我们这期学员三十多人，年龄
相差很大，大的有三十多岁，我最小只有5岁，
要求必须剃光头，每天晚上上课。我们先学的
是拳术当中的入门‘十八路弹腿’，学完之后
学长拳，然后学器械。一共练了7个月”。
然而 1937年的一天，青岛国术馆及
所有练习所，突然匆匆颁发了结业证，全
部的课程戛然而止。
在时局面前，青岛国术馆只能妥协，

宣布解散。然而，早已弥漫于青岛的中华
武术精气神却从未间断。私下传授武艺
的活动，仍然屡见不鲜。

1949年后，高作霖从西安回到老家，
边务农，边教授弟子，后来兴办般阳武术
社，将武术理念发扬下去，直至1989年以
92岁高龄辞世。在青岛，国术馆的精神同
样在传承，“上世纪50年代，一批上世纪
30年代成长起来的、在国术馆训练过的
拳师，对于青岛的武术发展、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他们为发展武术事业，勤奋地传
授各自流派的武技。当时青岛武林知名
人物有纪炎昌、孙文宾、马文章、周永祥、
周永福、赵瑞章、李熙梦、孙玉君、李占

元、徐杰三、肖秋宾、秋宝山、杨福江、钟
寿山、刘镜海、徐自良等”，于向阳先生
说，1950年 3月，青岛市武术研究会成
立，武术研究会由孙文宾任主任，成员有
杨福江、邱宝山、周永福、周永祥、李占
元、赵瑞章、李熙梦等。武术研究会成立
后，武术教场迅速恢复，不久从市区到崂
山发展到 100多处。如今，位于白云路4
号的青岛市武术协会仍然为弘扬中华武
术，振兴民族体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
史功绩。

现任青岛武术协会的副会长杜月英
是位女中豪杰，她气质端庄，但又出手不
凡。说起幼年的从师经历，真可谓无心插
柳。杜月英出生于 1948年，8岁那年，父
母准备让她弟弟学习武术，“我陪弟弟去

找当时的名家李占元，李占元看了看我
们说：‘不要弟弟，姐姐可以留下！’”阴差
阳错，杜月英成了李占元的徒弟，跟着学
了三年。11岁时，她考取了山东体育学
院，跟着也曾任国术馆教习的周永福学
习，从此杜月英走上了正规的学院式武
术教育之路，15岁考取中国人民解放军
体育学院，师从一代宗师曾庆煌。
提起武术学习期间令她印象深刻的

事情，杜月英女士说，老师教的主要是防
守，“李占元先生告诉我说，练武之人不
能打人，如果别人打你右脸，你就让他打
你左脸”，如今看来不可思议的境界，让
杜月英牢记一生。后来工作后，不少同事
想让她露一手，她从来都是一笑置之。近
两年，杜月英一方面遭遇了家庭变故，一
方面身体有恙，动了一次大手术，但坚强
的她挺了过来，“我会练太极拳和气功调
节身心，身体恢复得不错，连医生都很惊
讶，连连说我树了一个榜样”。

文史学者鲁勇先生与武术结缘，与
父亲有关，因为父亲鲁海先生5岁就接触
武术，留下了一张当时颇为珍贵的毕业
照。照片在家里挂了多年，鲁勇上小学
时，对照片中的生活充满了向往。1958年

春末，机会来了，“我们家的世交，来自泰
安的老乡、三代老中医的焦家爷爷由他
大儿子焦中奎陪着来看望我爷爷。焦中
奎从小跟着姑姑生活，姑姑和姑父相当
于他的养父母。姑父与王子平是沧州同
乡，又是把兄弟，所以焦中奎跟着王子平
练武术学长拳，但并没有正式行拜师
礼”，鲁勇先生说，因为这层关系，王子平
毫无保留地将所学传授给焦中奎。这次
鲁家与焦家见面，鲁勇的爷爷就将孙子
想学武术的愿望告知了焦中奎，希望他
能收孙子为徒。焦中奎答应教授鲁勇武
术，但并没有行拜师礼。
就这样，鲁勇先生成了焦中奎没拜

师的徒弟，练习蹲马步、十八路弹腿，主
要练八卦迷魂掌，“文革”时期改名为八
卦连环掌。多年的训练让他身手利落。就
在前两年，人到中年的鲁勇先生还能给
一米九二高的年轻人一个背摔。
让鲁勇先生受益匪浅的是，恩师的

恩师王子平先生没有门户之见，他擅长
的就教授给焦中奎，不擅长的就推荐焦
中奎向他人学习，“这才是真正的大将风
度”。

高作霖不舍地离开了青岛，解散后的国
术馆人，命运迥然。“1938年元旦刚过，沈鸿烈
潜入沂蒙山区组织抗日，杨明斋老师也跟沈
鸿烈走了。我和师弟纪雨人与杨老师分手后
赴后方，到了西安又分了手，他去了兰州，我
留在西安。哪知道这次分手竟成永别，杨老师
在与日寇作战中阵亡，纪雨人音讯全无”。
日本侵占青岛后，对国术和国术馆心有
余悸，他们极力制止人们练习武术，甚至不让
老百姓到山上去练刀剑拳脚。然而，他们怕
什么来什么，国术馆里英勇的战士们确实
让他们坐卧难安。虽然杨明斋他们走了，
但还有一部分国术馆师生，自发组织了抗
日游击队，与日军在崂山周旋。曾经的武
林高手，化身为战士，组成大刀队。
大刀队在青岛国术馆的地位不菲，在青
岛市档案馆翻看旧档案，一则《关于寄送“砍
刀术练习法”一册的函》引起了半岛记者的注
意，在函中我们可以看到，“寇有赖短兵战，
以大刀一项能济枪炮之穷”，“本馆有鉴于此
现编砍刀术练习法一书业已出版”。这一手法
一直运用了4年，师生们曾经幻想着敌寇就
在眼前，早已练熟砍杀敌人的手法。在抗
日期间，充分发挥了这一特长，把敌寇打得

落花流水，真正实现了“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
砍去”，“据说日本为了应对大刀，还特地制作
了一批铁脖套”（《青岛国术馆遭遇国难》）。
1941年，抗日组织青岛保安队在崂山
成立，大队长就是杨明斋的得意门生高芳
先，他和很多青岛国术馆的师生一起，在
青岛保安队里继续传授武艺，让中国功夫
在抗日战场上威震敌胆。
1944年，日伪当局为笼络人心，公开恢复
武术活动，并在天后宫建立了健民社，“并继
续在市乡各区分别设立分社支社”，由伪市长
姚作宾兼任社长，但市区内的很多武林高手
们拒绝出山，王子平就因此离开了青岛。
一年之后，抗战胜利，青岛国术馆重新
建立，时任青岛市长李先良任国术馆馆
长，高芳先任副馆长（后任馆长），武术运动
得以恢复。1946年，青岛市教育局规定，全
市中小学以上一律恢复增加国术科目。为
培养师资，青岛国术馆举办师范训练班，
直接为全市的国民中小学培训国术教师。
随着国术馆的恢复，群众武术活动有所回
升，市区国术练习所恢复到145所，学员
5067人。每年一度的武术表演和比赛又开
始活跃起来。

第三回 日军打压引公愤，国术馆人遇国难 第五回 往事如梦已渐远，国术精神仍传承

杜月英：师传武德终生不忘

鲁勇：王子平无门户之见第四回 抗日爱国续武魂，大刀砍向侵略者

国术表演留念 王子平（中）游西湖与同仁合影。 高芳先教国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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